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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与小摊贩共存的临沂尝试

城管与小摊贩相互对峙，发生冲突，甚至出
现流血事件，这正成为全国很多城市管理者的难
解之困。有人戏称这种现象是城管与小摊贩利
益的博弈：前者要“好看”，后者要“吃饭”。如何
处理“好看”与“好吃”的关系已成为社会问题。

两年前，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山东省临
沂市的城管部门，然而，临沂的城管在与小摊贩
较量了两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城管转变了
执法理念，并成立城管执法置业服务中心，对小
摊贩进行帮扶行动……两年后的今天，城管与小
摊贩的“猫鼠游戏”在临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两者和谐同存。或许，临沂市城管的这种“转
身”，可以成为中国式城管的范例。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提心吊胆的日子
为躲城管，摊贩时常要在路口把

风，时刻做好“逃跑”准备

11月7日傍晚，临沂市区的天空阴沉沉的，
一阵风刮过，让人不禁打起寒颤。

在红旗路旁边的一条胡同内，刘富民专心
致志地为两位女孩做饼夹菜，他的妻子郭香秀
在一旁为一位女孩做奶茶。做完奶茶，郭香秀
把手伸到烤烧饼的火上烤了烤，然后，帮刘富
民拉了拉领口，以免风钻进他的衣服。

在刘富民夫妇的左边，是卖麻辣串的摊
贩，右边是水果摊。在这条百米长的胡同内，
共有30多个小摊贩，多数摊贩以卖小吃和水果
为主，其中，也有卖袜子、拖鞋和小日用品的。
所有摊贩都把摊位摆放在胡同两边的台阶上，
买东西的客人都站在台阶下。胡同内人流不
断，时不时还有汽车通过。

刘富民是江苏连云港人，4年前，他带着妻
子和儿子来到临沂，儿子在临沂一家工厂打
工，他和妻子便在此处做起了小生意。除了刘
富民夫妇，胡同内的小摊贩还有来自安徽、江
西、河南等地的，以及临沂当地人。

刘富民夫妇算得上这条胡同内的“老摊
贩”了，回忆起刚到此处时，刘富民还有些后
怕。“那时为了躲避城管整天提心吊胆，一边要
花心思做生意，一边还要时刻提防着城管，生
怕城管来了收我们的东西。”刘富民说，刚开
始，他和妻子是有分工的，“我忙时，她就不停
地去路口转悠，看有没有城管过来；她忙时，我
就去放哨，我俩要是都忙心里就很不踏实。”

刘富民向记者讲述，2005年 9月的一天中
午，正值下班时间，他和妻子的生意都很好。“没
顾上到路口放哨，城管人员突然出现，我俩推着
车就跑，只顾慌着跑，也没看路，我被一块石头绊
了一下，摔在地上，把膝盖摔破了，城管看我受伤
了，没有收我的东西，只是说了我几句，没想到那
一摔让我在家歇了十几天，现在还有后遗症，一
到天冷，膝盖就会疼。”刘富民摸着左腿膝盖说，

“想换个地方吧，可一打听，到处管得都很严，这
个地方也熟了，就没有换。”

“老刘的经历，我们这里的很多商贩都有，
城管来了我们就跑，城管走了我们再出来，整
天提心吊胆的。”旁边的水果摊主邓先生说。

刘富民夫妇从“提心吊胆”到“安心”的转变过程，
也是临沂城管部门完成“转身”的过程。在与小摊贩

“追”与“跑”的游戏中，让临沂市的城管部门认识到，
必须改变管理理念和方法。

临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2004 年 5 月 10 日，临沂市在原市容管理局的基础上
组建了城管执法局。在与小摊贩近两年的较量中，临
沂市城管执法局认识到，一味的限制不但效果不好，
还容易激化矛盾，于是，便开始了转变管理理念和改
变管理方法的尝试。

2006年，临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成立了“城
管执法置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失业人员、特困职工、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只要提出申请、符
合条件，置业中心就帮助申请人寻找合适的经营地
点，签订规范经营协议，发放登记证并负责联系新闻
媒体，免费为经营户刊登“一句话”式广告。就连售货
车和摊位设备都是执法局通过广告赞助免费提供

的。摊主必须按照在市城管执法局登记的地点、范
围、品种、时间出摊，亮证经营，摊主的周围环境必须
保持整洁卫生，露天摊点所经营的食品卫生质量、食
品进货渠道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规定。

此外，临沂市执法局还开展了“帮一扶十带百活动”，
要求每个执法中队一年中帮助辖区1个特困户脱贫，帮助
10个困难户致富，带动100个经营户自觉守法规范经营。

临沂市执法局在管理小摊贩时，还显示出灵活的
一面。比如，在对待自行车修理摊点时，就没有要求
摊点要集中在一起，而是把修理点分布在各个路口。

在一些繁华地带，执法局与办事处联合，搭建简
易帐篷，由广告公司统一设计和制作摊位，广告公司
可以在摊位上发布广告，办事处成立服务公司，将摊
位租给小商贩，除了租金，商贩不用再交纳任何费用。

尽管如此，小摊贩依然希望城管部门能够给予更
多的实惠。与刘富民同在一个胡同做生意的胡全来
自安徽，他希望“能够降低管理费用”。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须出台一部全国性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独立法规

和小摊贩一样，城管人员也有
一大堆苦水。

“当城市执法人员可不是件好
差事，是个痛苦、心灵受折磨的工
作。”临沂市执法局兰山分局的执法
队员王学钢苦笑着说。

王学钢从事执法工作已有3个
年头了。“对城管干部的工作，群众
并不理解，他们往往看不到我们的
一次次劝说，只看到矛盾激化时的
一幕，只要一出现矛盾，人们总是站
在弱者一边。”

如何对待小商贩，这个问题一直
困扰着城管人员，用他们自己的话
说，是情与法的煎熬，情与法的博弈。

“对弱势群体，我们同样有同情
心，但我们作为执法者又要维护社会
正常秩序。事实上，我们多次告诉商
贩们应该到哪里去摆摊，不受限制，可
往往是我们刚走，他们又回来了。”王
学钢显得有点无奈，“不过，这两年好
多了，很少有追着小摊贩跑的场面。”

2007 年 3 月，上海改变以往对
马路无证摊贩一律进行打击的做
法，改为在市民同意的基础上允许
小贩在某些路段摆摊。这项对马路
设摊“开禁”的政策一经宣布，立即
赢得各方称赞。随后，南京、江阴等
地都相继调整了对小摊贩的管理办
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山东大学法学院李明教授认
为，临沂的措施很好，值得借鉴，但
缺乏保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管
与小摊贩的矛盾，就必须出台一部
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
独立法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完善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让城管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想法是好的，却
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临沂市区内这条普普通通的胡同对刘富民夫妇
来说，有着特殊的情感，也让他们体会着生活的酸甜
苦辣。一方面，他们靠胡同内来来往往的人流维持生
计，另一方面，为了躲避城管，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
在这条并不平坦的胡同内进行“百米冲刺”。

刘富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和妻子在这条胡同内
进行过多少次“百米冲刺”，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没能跑
过城管，只是记得“那种日子太难受了”。

好在，“难受”的日子从2006年开始，得到了逐步改
善，小摊贩和城管的“鼠猫游戏”也开始逐渐在临沂消失。

11 月 7 日晚上 9 时多，像往常一样，刘富民夫妇
和其他商贩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结束当天的经营。

他们推着小推车，走了十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城
中村内，在一处 6层高的楼下，刘富民说：“我们租的
房子就在这个楼的二楼。”把推车放好，他提上做饼夹
菜和奶茶的原料上楼了，妻子郭香秀跟在后面。

他们租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间内除了几
把凳子、一张桌子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没
有其他东西。“我俩一个房间，儿子一个房间，一个月
房租 350块，水电费自理。”刘富民扔下手中的东西，
边说边从一个塑料袋中拿出他事先做好的 5个饼夹

菜，郭香秀倒了两碗开水，在昏暗的灯光下，夫妻俩开
始吃晚饭。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清闲的时刻，但晚饭
后，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原料。

“虽然日子很累，但我现在很满足，最起码不用东
躲西藏、提心吊胆了，想挣个钱哪有那么容易，干啥都
不容易呀。”刘富民一边吃饼夹菜一边说，从2006年3
月开始，城管部门给他们小摊贩统一划定了经营地
点，只要办理一个证件，每月交一点管理费，就可以在
划定区域内安心经营。刘富民喝了一大口水说：“终
于安宁了，再也不用跑了。”

刘富民告诉记者，就他所在的胡同，只要在台阶
上的固定位置经营就可以，根据不同位置，每月交纳
100至200元管理费。“我俩的位置都比较好，所以，每
个月的管理费都是200元。”刘富民说。

刘富民还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夫妇俩，平均
每天可以挣到 100 多元钱，一个月下来是 3000 多元
钱，除去管理费、房租、水电费和伙食费，每个月有
1500元到2000元可以装进自己的口袋。

“我俩挣的不多，每天要起早贪黑，很辛苦，但是
我们很安心，不用再担惊受怕，所以很知足。”刘富民
抿抿嘴，脸上露出了笑意。

每月交纳管理费，可以有一个固定位置经营

城管部门为摊贩带去不少实惠


